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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质低配

人一生应该怎么过才最舒心？
丰子恺曾说：“走正确的路，放无心的手，结有

道之朋，断无义之友，饮清净之茶，戒色花之酒，开
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

细细品味，才惊觉这番话的深意。
行走世间，我们步履不停，总以为年轻就要有

野心，多奋斗，去追求更富足的生活，结果最后留
下的，只有自己疲惫的身躯。

人生过半，静下来才发现，幸福不是灯红酒
绿、觥筹交错。

物质低配，家庭高配，灵魂顶配，才是最好的
活法。

正如周国平所说：“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
欲望，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生命的疆域会更
加宽阔。”相反，如果一味贪求物质的丰富，得到再

多也不满足，就会被欲望所拖累。
智者知足，慧者知止。学会给生活做减法，精

简自己的物欲，知足常乐，幸福才能不断做加法。

2
家庭高配

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有多少委屈和忍耐，
有多少无助和辛酸，唯有回家能治愈。

家，是治愈的良方，也是一个成年人最后栖息
的港湾。

电视剧《人世间》中，周秉昆的母亲因为脑血
栓成为植物人，郑娟二话不说带弟弟和小儿子来
照顾她。

在周秉昆出事期间，郑娟一边四处奔波打理，
一边为他守着家，再苦再累也没有抛弃这个家。
而周秉昆顶着各种压力，把郑娟的儿子视为己出，
事事让着郑娟。

两个人双向奔赴，不离不弃，都懂得付出和体
谅，自然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人们穷尽一生，都在寻找幸福的归处。
越到后面越意识到，真正的幸福是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
真正的生活智者，都在努力高配家庭。
遇事不埋怨不责怪，不吵不争，学会相互理

解，家庭繁荣，人更幸福。

3
灵魂高配

杨绛的一生高低起伏，饱尝过战火纷飞的流
离之苦，也先后经历女儿、丈夫先后离世的锥心之
痛。

生活总是跟她开玩笑，她却始终保持着内心
的淡定和从容，笑对苦难。

钱钟书刚到上海的时候找不到工作，杨绛一
个人撑起了全家的生计，去给有钱人家当家教、代
课、写话剧。每天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不管
多苦，她一句抱怨也没有。

后来，她将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写进《称心如
意》，成就自己人生中第一部话剧。

正如杨绛先生所说的：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
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现实中的我们，何尝不是吃尽了生活的苦才
懂得，精神丰盈，比什么都重要。

灵魂贫瘠，精神世界贫穷的人，总是容易被世
俗影响，郁郁寡欢。而灵魂顶配之人，无论身处顺
境还是逆境，都能淡然自若，抵挡命运的风霜，活
出另一番精彩。

世间纷扰不断，时时处处都是修行。唯有忘
却外界纷扰、修炼心灵，方可寻得一份安宁，享受
一份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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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的长篇小
说《帆》，是一个关于自我寻找的故
事，通过当下和100多年前两条时间
线，来讲述数代女孩的命运和心灵
波澜。

谈起这部小说创作的缘起，可
以追溯到 2017 年秋天，作家在新西
兰有过一段短暂的生活经历，在那
里接触到了新西兰的华人群体，得
以走进他们的故事，确切地说，《帆》
的主人公喜莲，在生活中有真实原
型存在。

《帆》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都比
较大，以春令（凯瑟琳）和喜莲两个
人物为并行的故事线，一个是追寻
家国之根，一个是追索自我之根，两
条线由南溪（来到新西兰访问的中
国作家）的介入成为交叉点，从而串
起两个不同时空里女主人公们的人
生故事。

与以往不同，《帆》对于作者来
说，是一种结构能力和叙事技巧的
考验，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因为和
一般文学不同，儿童文学虽然是一
个大概念（其读者面向涵盖准青年
和幼儿），总体上说，在创作过程中，
会考虑到读者的认知和理解能力，
叙事结构和时间线一般比较单纯。

《帆》多线并行的结构，对少年读者
也是一种挑战。

南京师范大学谈凤霞教授曾经
这样评价《帆》：“小说蕴含了对于人

生命运（尤其是女性命运）的思考和
把握这一浩瀚命题。独立且勇毅地
扬起人生之帆，认清方向，抗击风
暴，航向实现自身价值的理想彼岸，
这不仅是百年前的玛姬、凯瑟琳，不
仅是21世纪的默君、喜莲母女，也是
所有人都需要完成的一种漂泊以及
漂泊中的成长。”

《帆》期待传达给读者的东西是
多元的，小说涉及了移民问题，包括
移民中文化的碰撞、文化的交融、多
元文化最后的生存状态等，也涉及
个人的自我之根寻找，与自我的和
解，当然还探讨了爱的方式、自我的
认知、个性的束缚和解放等。

小说中有一段幼年凯瑟琳和圣
母院里的女童卓米豆相遇相知的故
事线，若干年后，成为医生的凯瑟琳
回到上海救治霍乱病人，和染病的
成年卓米豆重逢又死别。卓米豆是
作者之前另一部小说《野芒坡》里的
人物，故事的发生时间和地点与

《帆》有交叉和重合，让自己另一部
小说中的人物出现在新作里，这是
作者带有“游戏”性质的安排，通过
作品编排人物命运，而作品中的人
物也在其中获得自己的命运走向，
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乐趣。

写作者作品的互文性是个常见
现象。玛姬，出于信仰给予的爱，
爱，而不占有，让她收养的凯瑟琳做
医生，回到中国。喜莲，脆弱敏感，
永远含苞，却没有绽放过。她和女

儿玉兔的自由无羁形成对比。喜莲
的父亲，不懂得爱，或者说，缺少爱
的能力，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可怜
人。和凯瑟琳相比，以上三位并不
是最浓墨重彩的，但是，他们的性格
层次可能更加丰富。

小说通过写三代华人在新西兰
的生活境遇与心灵碰撞，进行了永
恒的人生命题的探讨：我是谁？我
从哪里来？我又将去往哪里？三代
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但最终的
答案是一致：无论我们漂泊到何处，
我们永远是中国人。

有人说，《帆》可谓当代华人的
“游子之歌”。在作者看来，游子并
不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不
是狭义上的漂洋过海，最重要的是
心灵之根，人生之根。和很多游子
一样，作者一直在寻找，终其一生，
任何时候都需要面对不期而遇的风
云变幻，并在其中认清我是谁，我又
要到哪里去，完成漂泊中的成长。

《帆》所传递的信息是：白帆，随
船只起伏于波涛，承受风的吹鼓。
无论波涛还是风，都可以指向时代、
社会、文化及个体人生的历程。帆
的使命是鼓足勇气和干劲去乘风破
浪，在汪洋中寻找到属于自己航行
的方向以及理想的港湾。

《帆》愿成为少年读者生命里的
一叶小小的帆，吹鼓他们的勇气，带
他们穿越人生的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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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诗意书写人物命运和心灵波澜


